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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年逾八旬，鬓边染霜，是旁人
眼里的祖母辈老人了。可每当想起七十年
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镇远成立的那
场盛会，那些鲜活的画面便会像老电影般，
一帧帧在脑海里回放。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我还是个扎着羊角
辫眼睛圆溜溜的十岁小姑娘，嘴里总叼着一
根甜丝丝的棒棒糖——说起来，我家就是做
这个营生的！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裤褂，踩着
脚趾头磨破的布底鞋，我在镇远的街巷里蹦
来跳去，真个是不知愁滋味。那时候没有暑
假作业，氵舞阳河就是我们的天然游乐场。东
峡电厂还没建，河水浅浅清粼粼，河底鹅卵
石清晰可见。河水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我
们整天泡在水里扑腾，把河道当成了天然专
属泳池。

玩得肚子咕咕叫了，就冲回家添碗冷
饭，就着酸菜狼吞虎咽地填饱肚子，然后又
兴冲冲地扎回河中，继续我们的水上大冒
险。尽管那时候物资挺匮乏的，但我们的暑
假过得那叫一个惬意、幸福，整日无忧无虑！

孩童们在街巷里蹿进蹿出、在河水中肆
意疯玩，没留意大人们都在有条不紊地忙一
件大事——筹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
成立。

我家的老屋就坐落在镇远城里的二牌
河边，正对着现在的县委大院，紧挨着禹门
码头的东侧。那是一栋两层临河的木房
子。那时候，整条街的屋子清一色全是木结
构，间杂着几座带高大封火墙的窨子房，在
木屋群中格外醒目。

节 日 的 准 备 工 作 首 先 就 是 搞 清 洁 卫
生。家家户户从自家小石梯下到氵舞 阳河里
挑来清清的河水，洗刷临街的屋面。大人们
用竹筒水枪往板壁上喷水冲刷洗涤尘埃，街
沿两边遮盖水沟的大青石板冲洗得溜光锃
亮。还有专人跑来检查卫生，可认真啦！接
着，大家就欢欢喜喜地挂起国旗来——那时
每家都备着一面国旗，每逢国庆、元旦肯定
要升挂，更别说成立自治州这样天大的喜事
了，那更是户户国旗飘扬、对联鲜红、灯笼高
挂，一片喜气洋洋！

街对面，州委和州政府大门口，立着两

座气派十足的大牌坊！大家先利索地用竹
竿搭好架子，接着从山上砍来绿油油的柏树
枝和柔软飘逸的鱼藤草，一层一层仔细地绑
上去、装饰好。一转眼，鲜红醒目的对联也
贴上了。牌坊周身还挂满了手扎的各色纸
花，就像是一个个孩童喜悦的笑脸。记得州
委门口那座牌坊上面还盘着栩栩如生的五
爪金龙彩灯，样子很威武喜庆。房檐上，一
串串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随风轻轻摇晃。整
条古城街都热闹起来了！鲜红的过街横幅
拉满街头，临街的墙上贴满了红纸贺词，墨
水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放眼望去，到处亮
闪闪、红彤彤的，满街笑语杂沓，喜气洋溢。

我家也从里到外彻底收拾了一遍，所有
床铺换上干净床褥，家里囤了许多粮食，用
来招待乡下赶来凑热闹的众多亲戚。当然，
全城的家家户户，都在忙碌做着同样的筹备
工作。

虽然那时候年纪还小，不太明白这件大
事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但那种比过年还要
热闹和开心的气氛，真的让我们这些小孩心
里充满了期待，兴奋得不行！

还没到七月二十三，四面八方的各族乡
亲们早就涌进了镇远这座小城，光是我家
里，就一下子住进了从台江、三穗、施秉赶来
的亲戚二十多人，床根本不够睡，只好在二
楼地板上打地铺凑合。做饭都得用上大灶
台、大铁锅，可把奶奶和妈妈忙坏了。亲戚
们都说，为了能赶上这场热闹、参加这个盛
会，大家早早安排好了家里的农活，自己带
着米和菜，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亲身感
受这次庆典的欢乐！

大人们忙着迎来送往、招待宾客，也放
开了对我们小孩子的管束。我们便满城到
处穿街跑巷，兴奋得如同采了蜜的蜜蜂，专
往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钻。街上简直是人
流如潮，新大桥两头挤得水泄不通，小孩子
们挤在人堆里一身汗水湿透！城里到处欢
声笑语、锣鼓喧天，悠扬的芦笙、高亢的喇叭
声此起彼伏、交织起落。街上到处都是小吃
摊、杂货摊，国营百货公司、贸易公司里人来
人往，摩肩接踵。记得禹门码头边上，两分
钱就能买一碗米豆腐，一分钱一个油炸粑

粑，两分钱一碗糖稀饭，五分钱一碗酸菜
粉。那些儿时的美味小吃，如今回想起来，
依然让人忍不住咽口水。四面八方赶来的
乡亲，如果没有亲友可以投奔，花五分钱买
一碗酸菜粉、一分钱买一个油炸粑粑饱腹之
后，街边屋檐之下和衣席地，便也可以安稳
过夜。其时，政府还在城中多处设置免费饮
食供应点，供远道而来的乡亲们取用。

当时城里好几处地方都在放映露天电
影：一处在师范学校（今城关三小前方的广
场），一处在头牌大工场，还有一处，就在吉
祥寺上方的泥湾塘沙滩上。那时放映的影
片有《天仙配》《翠冈红旗》，我至今记忆深
刻。银幕上黄梅戏的旋律婉转响起，河滩之
上、银幕前后早已坐满了围观的人群。有人
自带小板凳，坐在浅浅河水里观看银幕里的
故事，双脚泡在清凉的河水中；河道里，还有
刚卸完粮食的木船，船上或一家或几户人
家，泊在岸边抬头观影。这般情景，恰似鲁
迅先生笔下《社戏》里的桥段，鲜活又动人。

沙滩的另一端、新大桥之下的河滩上，
还坐满了来自邻县的山歌班。他们受邀专
程来到镇远开展山歌对唱，一连对了七天七
夜，精彩纷呈、难分高下，当真是空前的山歌
盛会。银幕后面的沙滩上，苗族青年们摇马
郎、唱飞歌，高亢嘹亮的苗族飞歌，飘绕在河
两岸。跑马和斗牛比赛是安排到大菜园现
在的镇远二中一带，围观群众的喝彩声、欢
喊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

盛会期间，我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贵
州省歌舞团的专场演出。在大工厂的舞台
之上，灯光雪亮，三位身着精美苗族服饰的
女演员手牵着手，高唱苗族飞歌。那尖脆的
高音直冲夜空。整场演出里，我记忆最深
的，便是歌唱家乡贵州的曲目——《贵州好》

《脸皮薄不好说》《好久没到这方来》，以及欢
乐的苏联舞蹈《库班河上风光好》。在我当
时的眼里，这便是世上最好看的表演，让我
们大饱眼福。看完演出，一伙娃娃余兴未消

就在禹门下面有一句没一句地模仿唱腔、舞
姿。更难得的是，这些动人优美的旋律，伴
随了我们整整一生，直到如今，有些乐句还
时常会在心底悄然响起。

七月二十三日，自治州成立庆典大会在
头牌大工厂隆重召开。露天会场人山人海，
欢呼声与期待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气氛热烈
非凡。我们挤不进去，只远远地看到主席台
上也坐满了各级领导和嘉宾。大会场的人
们神情庄重。只听到大喇叭的雄浑声音回
响在会场上空，播报着大会的进程和重要讲
话，那声音如同洪钟般穿透云霄，震撼人心。

大工厂庆典会结束后，欢庆大游行随即
开始。各县的代表团员们都身着各色民族
服装，组成整齐的方队参加游行。民族服装
上绣着精美的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展
现各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彩。镇远军分区军
乐团在队伍前面，乐团演奏着催人振奋的进
行曲，铜管乐器熠熠生辉，引领着游行队伍
稳步前行。雄壮的军乐长啸轰鸣着直上云
霄，被石屏山遮挡，又传来阵阵悠远回声，久
久回荡在整座喧闹小城的上空。行进的队
伍中，一排排大小芦笙齐鸣，声音悠扬而欢
快，仿佛山间清泉流淌。身着苗族、侗族精
美盛装的姑娘们，踩着芦笙节拍翩翩起舞，
她们的舞姿轻盈优美，银饰叮当作响，如同
仙女下凡。周围围观的来宾被这欢乐场景
感染，纷纷自发加入队伍，与表演者一同起
舞欢庆，笑声和歌声汇成一片。看到队伍里
载歌载舞的演员花枝招展，年幼的我们满心
惊诧与羡慕，大概这也算是我们那一代人最
早的“追星”了吧。

整座古城，从街道到广场，都沉浸在鼓
乐喧腾的欢乐海洋之中。彩旗飘扬，灯火辉
煌，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
刻，民族传统与时代新风交融，各族团结与
满心喜悦共生，为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了难
忘的记忆。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的这场空
前盛典，至今已经过去七十年，当年的孩童，
如今也已成为垂暮老人。七十年前的盛大
景象，于我而言依旧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如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数百万
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大
踏步向着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我坚信，未来的黔东南，一定会更加繁
荣昌盛，幸福美好。

记忆中的州庆盛典
苗岭巍巍，侗寨悠悠。七秩峥嵘。昔荒山僻茅椽蓬

户，悬崖仄径，路险难通。冬去春来，沧桑巨变，精准扶
贫策有功。凝眸处，看家家用电，百业兴隆。

斑斓画卷恢宏。有笙舞银裳映碧空。喜岜沙枪手，
雄风犹劲；肇兴花巷，礼信承宗。长宴开排，清江放棹，
生态家园贵客拥。抬望眼，锦绣山村美，欣举牛觥。

沁园春·贺黔东南州成立七十周年

马路
我站在马路边上。看着

栏杆外的茅草

多年前。还是这个位置
我脚下，不是混凝土

是泥水
路边，也不是栏杆

是荆棘丛
我背着柴，站在这里

就想着，什么时候会有一条好路
这样，就不用栽跟头了

路，真的通了
我开车，从一个村子经过另一个村子

路边，有一辆三轮车
车上装着，稻谷

曾背驮三四百斤谷子的马
如今，在吃着草

印子
我穿着雨鞋去，上学

常倚在路边小树
用枝条刮去鞋上的泥巴

找个水坑，踩进去
双脚相互磨着、擦着
再抬起来，就明亮了
我踩在新的泥巴上
一对有花纹的鞋印

被拓了下来

有了大路
每每从小路汇入

我撑着栏杆，找一片杂草
蹭掉鞋上的泥浆

觉得干净了，便踩在硬化路上
没蹭掉的，便按我鞋底的花样

排列着

泥土拓了几千年，存了千万个脚印
想必没料到，绵长的车轮印

也会出现在它的拓纸上

它拓下的，印子
硬化路复制了下来

这一次，只用了
七十年

走在路上（组诗）

站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的节点回
望，我十几年的求学路，正是家乡发展变迁里一束微小却
坚定的光。我生在雷山县达地水族乡的大山里，蜿蜒的
山路、泥泞的乡道，曾是我求学路上最沉重的注脚。

作为留守儿童，我的求学路从没有平坦可言。每次
开学前，爷爷奶奶没车，只能提前央求村里有摩托车的乡
亲们去赶集时，帮我把我的行李箱提前好几天拉到离家
七八公里远的乡里——有时放在卖衣服的表姐家里，有
时又放在卖五金的堂叔叔家里，有时又放在卖米粉的表
姑家里……开学那天，我还要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沿着坑
洼的山路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赶上前往县城的班车。放
假时更难，每次都是乡里做生意的叔叔伯伯们心软，骑着
摩托车送我回家。这一路的跌跌撞撞里，是父母在外打
工的血汗钱托举着我，是乡亲们的善意温暖着我，而我能
做的，只有攥紧手里的课本，拼尽全力往前跑。

义务教育的那些年，奖状和奖金是我对抗困境的底
气。每次月考、期末考试，我都咬着牙往前冲，一张张
奖状贴满了老家的土墙，一笔笔奖金攒起来，能帮爷爷
奶奶分担一点家用，也能让在外的父母少一点牵挂。凭
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我考上了黔东南州民族高级中
学。高中三年，国家助学金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继续求
学的路，让我不用再为学费发愁，能安下心来埋头苦
读。高考结束，我选择了师范专业。本科四年，助学贷
款帮我圆了大学梦，国家助学金又一次次为我减轻负
担。那些泡在图书馆的夜晚，我心里始终装着一个念
头：回到大山里去，做一束能照亮别人的光。

2023 年 7 月，我顺利毕业；8 月底，我背着行囊回到
了母校——达地民族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站上讲
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走了十几年的求学路，终
点从来不是走出大山，而是带着所有的温暖与力量，回
到这里。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不仅还清了助学贷款，还
帮父母还了家里的贷款。曾经被生活推着走的山里女
孩，终于有能力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如今，我站在三尺讲台上，看着台下和我当年一
样眼神清亮的孩子们，总会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那些
光——父母的血汗、乡亲的善意、国家的帮扶。我会
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会在他们赶不上车的时
候，骑着摩托车送他们回家；会在他们为学费发愁的
时候，告诉他们读书的路永远有光。我想把自己曾收
到的温暖，全部传递下去，点燃更多山里孩子心里的
希望之火。

山海寻梦 照亮山乡

在我的生
命 里 ，篮 球 是
一枚夹在少年
时 光 的 旧 书
签 。 从 未 想
过 ，多 年 后 与
它 重 逢 ，竟 是
在黔东南的苗
寨，在一群“姑
妈 ”滚 烫 的 笑
声 里 ，在 山 野
的柔风中。

7月19日，
我随百家媒体
采访团走进雷
山县。车行山
间，苗风拂面，
满目苍翠像泼
开 的 水 彩 画 。
到 了 寨 中 ，我
们被赠予一个
温柔而庄重的
称 谓 ——“ 姑
妈 ”。 在 苗 乡
的语境里，“姑
妈 ”是 所 有 外
嫁 女 儿 的 归
位。无论你走
多 远 ，身 在 何
方，只要归来，
寨门便为你敞
开 ，火 塘 便 为
你 重 燃 。 苗
年、吃新节，外

嫁的姑妈们结伴回乡，吹芦笙、唱苗
歌，把各自带回的风霜与挂念，统统
倾进这片熟悉的山坳。而“姑妈篮
球赛”，便是雷山姑妈们独有的团圆
狂欢——褪去银饰盛装，放下灶台
田间的辛劳，她们在球场上奔跑，把
邻里温情、姐妹情谊、朴素的热爱，
都揉进一场随性自在的追逐里。那
画面，粗朴、鲜活，是黔东南山坳里
最治愈的民间风景。

我们抵达的这天，恰逢农历“六
月六”苗家“吃新节”。寨子里的“姑
妈篮球赛”正打得火热，哨声、笑声、
铜鼓声搅成一锅热闹的汤。主办方
不由分说，把我们这群“外来姑妈”
也推上了场。

我们起初是犹豫的，平日习惯
了拿笔、举相机、敲键盘，许久不曾
把身体交给一块陌生的球场。但当
得知这里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走
步不算，推人不罚，只要心怀善意、
快乐参与，一切皆可包容，心中那根
绷了太久的弦，倏然松落。有同行
笑称这是“东方橄榄式篮球”，我倒
觉得，它更像一场集体的游戏，回到
篮球诞生前更早的、人类因奔跑而
欢腾的本能。

开场仪式朴拙而庄重：我们与
雷山姑妈手牵手上场，彼此拥抱，像

久别重逢的姐妹。哨响之后，篮球
不是被抛向空中，而是被双方一同
抱在胸前，开始一场热烈的争夺。
然后，我们跑了起来。笨拙地追，
认真地抢，不到三分钟，我便气喘
如 牛 ，胸 腔 里 擂 着 鼓 。 可 奇 怪 的
是，一种久违的轻盈也随之升腾。
球场边，没有人苛责你的失误，只
有此起彼伏的呐喊：“加油！媒体

‘姑妈’！”陌生的乡亲递来的全是
毫无距离的鼓励，像这山间的风，
不问来处，只要你此刻站在这片土
地上，便是自家人。

抢到第一个篮板球时，我几乎
不敢相信。反身抱球，撒腿往对方
篮下飞奔，耳畔是排山倒海的助威
声，那一刻我恍然回到 13 岁的操
场。可到底岁月不饶人，年轻的雷
山姑妈身姿灵活，稳稳拦住我的去
路。我奋力歪身投篮，未进；再抢，
再拦；把球交给云南红河融媒报刊
部副主任朱薇，雷山姑妈们立刻“围
攻”而上。混乱中，新疆博尔塔拉融
媒副主任葛慧慧接应，抬手，球划出
一道倔强的弧线——投中 2 分。我
们尖叫着蹦起来，像一群得了糖的
孩子。那一刻，心跳与快乐都纯粹
得让人想落泪。

整场比赛，我一球未进。云南
普洱融媒副总编马永睿笑得前仰后
合：“韦总雄赳赳地一路杀将过去，
气 势 如 虹 ，可 惜 最 后 投 了 个‘ 翻
山’。”我笑着应道：“没办法，我的篮
球是语文老师教的。”那是一种久违
的、不计得失的欢喜。返程的中巴
车上，大家翻看群里的视频，每一帧
都引发一阵大笑和热议，仿佛我们
不是刚结束一场体力透支的比赛，
而是刚从一场盛大的节日里走出
来，余温还烫着指尖。

那夜，我久久未能入睡。窗外
是沉沉的苗岭夜色，我心里却亮着
一团火。太久没有这样不计结果地
奔跑了。城市里的人生，被标准切
割，被结果衡量，被输赢催促，我们
在规则的网格里亦步亦趋，渐渐忘
了松弛的滋味，忘了尽兴的本能，忘
了快乐可以不需要理由。

而这片乡土上的“姑妈”们，用
一场不讲究的球赛，告诉我另一种
活法：最高级的快乐，不是精益求
精的胜负，而是包容万象的松弛；
是人人可参与的善意，是团圆相聚
的暖意，是不拘一格的对生活的赤
诚热爱。

一 次“ 姑 妈 ”的 体 验 ，一 场 山
野 的 奔 跑 ，一 程 心 灵 的 照 彻 。 我
把 那 粒 未 进 的 球 ，永 远 留 在 雷 山
的篮筐下；却把整座山的风、满寨
的笑，装进了行囊。从此，再走任
何一条路，我都记得，在黔东南的
某个午后，我曾被一群陌生人，唤
作“姑妈”。

我
在
黔
东
南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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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7 月 23 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镇
远宣告成立。是年冬天，自治州的第一所农业学校
也在凯里城东的“野狗冲”破土而出。一所学校和
一个自治州，同一年诞生，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光
辉，走过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

这七十年，黔东南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大山
阻隔，基础薄弱，自治州成立之初，全州很多村寨
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全州地区生产总值仅
1.26 亿元。但自强不息的苗侗人民硬是用肩膀
扛、用双手挖，凿通了出山的公路，架起了跨江的
大桥，把闭塞的山窝窝一步一步变成开放的黔东
南。如今，高速路网穿山越岭，村超、村 BA、村 T
火爆出圈，苗侗山货走出大山，绿水青山变成了实
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这七十年，学校弦歌不辍，矢志办学。农校初
创，几间瓦房就是全部家当，教材靠手刻蜡纸，实验
在树荫底下进行，师生们点着煤油灯备课，在泥地
里做测量。两年后，黔东南州卫生学校诞生，创立
之初附属医院的 50 张病床既是病房也是课堂。
1960 年，黔东南州财经职工培训学校招收第一批学
员，教室里传出的算盘声噼噼啪啪，清脆利落。
1986 年，黔东南州民族林业学校开办，师生们走进
深山的林场，把杉木的生长周期算了又算，把轮伐
期的方案改了又改，让黔东南的林业从“砍了就没
了”慢慢走向“砍了还能长”。就这样，四所学校先
后在黔东南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一所教人种地，
一所教人看病，一所教人算账，一所教人守山。四
个不同的方向，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让黔东南的
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日子向前，时代在变。终
于，2001 年 8 月，四校合并，正式组建黔东南民族职
业技术学院，四条溪流，在这一年汇入了同一条河。

翻开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院志，70 年前的
黑白照片里，一群年轻人朝气蓬勃站在简陋的操场
上，面带微笑。老照片的前一页，彩色合影里的年
轻人站在崭新的实训楼前，脸上依然带着微笑。两

张照片，隔着 70 年光阴，一上一下。照片颜色变
了，从黑白到彩色。上课的教室变了，从瓦房到智
慧教室。课上的教具变了，从老式黑板变成智能交
互白板。实训的设备变了，从手动操作的老式器械
换成全自动化的新型装置。不变的是年轻人脸上
的笑容，不变的是眼里对知识的渴望，不变的是扎
根黔东南大地、服务家乡人民的初心。

七十年，是 1956 年农校的破土而出，是 1958 年
卫校的 50 张病床，是 1960 年财校教室里噼噼啪啪
的算盘声，是 1986 年林校老师在山坡上说的那句

“你们看看这片山”，也是 2001 年的四校合一，2012
年的学校整体搬迁，2017 年万达校区正式招生，是
如今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校、省“双高”校、省
示范性高职院校、省优质高职院校，是师生们在新
的土地上重新扎根，踔厉奋发。

七十年，自治州在成长，学校在变新，课一直
没停。学校从几间瓦房起家，艰苦奋斗，带着老校
区几十年的家底，在新土地上重新铺排、重新上
路。学校从最初的农作、会计、畜牧 3 个专业起
步，发展到如今涵盖涉农、财经、医学、民族文化、
物联网、智能制造、建筑工程、旅游烹饪等领域，构
建起与地方产业结构紧密对接的专业体系。

七十年，专业变多了，路子也变宽了。学生银
饰作品走进荷兰博物馆，蜡染服饰亮相伦敦时装
周，民族文化在年轻一代手中焕发新生。2024 年斩
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近五年省级以上
技能大赛获奖 425 项。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以
上，专升本人数连续三年攀升，累计为 2411 名学子
打通了上升通道，位居全省综合类高职第一。

七十年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一所学
校与一个自治州同龄共生，共同走过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奋斗历程。未来，黔东南民族职业技
术学院将继续扎根民族地区、服务地方发展，与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
蓬勃的生机。

七秩风华 与州同庚

—— 写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暨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 70 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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